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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叫露西·巴顿》是典型的创伤叙事作品，作者通过创伤承受者“我”对创伤经历进行描述，根据创

伤记忆呈片段性和模糊性的特点采用非线性叙事，塑造不可靠叙述者形象，揭露了露西的童年创伤、战

争创伤(代际传递)、死亡创伤和婚姻创伤，描绘了露西的创伤症状和复原路径。露西以积极情绪感恩和

安全感为基础，通过直面创伤、创伤记忆重构、创伤书写实现了心理复原，重构心理健康状态。对其进

行创伤研究，有助于理解创伤和创伤文化，明确创伤书写价值，探索心理复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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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y Name Is Lucy Barton is a typical narrative on the theme of trauma. The author employs non-
linear narrative which align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umatic memory—fragmented and vague, 
reveals the protagonist Lucy Barton’s childhood trauma, war trauma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 
death trauma, and marriage trauma by shaping her image of an unreliable narrator who’ve endured 
traumatic situations, and depicts her traumatic symptoms and recovery.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positive emotion of gratitude and a sense of security, Lucy achieve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rebuilds mental health through confronting trauma, reconstructing traumatic memories, and writ-
ing down traumatic experience. Studying trauma in this work deepens understanding of traum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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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culture, clarifies the value of traumatic experience writing, and explores strategies of psy-
chological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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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叫露西·巴顿》是当代美国作家伊丽莎白·斯特劳特(Elizabeth Strout)所著小说，首次出版于 2016
年，是“露西·巴顿四部曲”中的第一部，该小说以露西·巴顿因阑尾炎并发症住院为开篇，通过其与母

亲的交流展示了露西·巴顿遭受的心理创伤及复原过程。作者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使用非线

性叙事手法在主线情节中穿插“我”的记忆和反思，“我”最终直面创伤，通过记忆重构和创伤书写，得

以从创伤中复原。 

2. 创伤与复原 

创伤和复原均为心理学现象。医学和精神病学将心理创伤定义为某种由非同寻常的威胁或灾难性事

件所引发的精神紧张状态。心理复原则指有些人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恢复到创伤事件发生以前的心理健

康水平，即出现严重创伤后仍然能恢复到良好适应状况的现象[1]。 

2.1. 创伤 

创伤(trauma)一词最初来源于希腊语中“损伤”其原意为“伤”，既包括外在创伤，也包括心理创伤。

创伤研究起源于 19 世纪末的心理学领域，用来描述个体在面对创伤事件时的心理反应。创伤事件通常指

对个体造成深刻心理和生理影响的事件，如战争、暴力、灾难、虐待等。这些事件可能导致个体出现强

烈的恐惧、无助感或恐怖感，并对其心理和行为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弗洛伊德和荣格都强调内在心理

创伤的影响大于外在创伤[2]，往往会引起个体身体、智力、情绪和行为的改变。美国顶级心理创伤专家

朱迪思·赫尔曼则认为，心理创伤指受害者在压倒性的力量下陷于无助，从而形成一种强烈恐惧、失控

和面临毁灭威胁的感觉[3]。凯如斯也在她的经典著作《无主的经验：创伤、叙事和历史》中将创伤定义

为“在突然的，或灾难性的事件面前，一种压倒性的经验，对这些事件的反应通常是延迟的，以幻觉和

其他侵入的现象而重复出现的无法控制的表现”[4]。此后，创伤研究呈现出跨学科、跨领域的特征，不

再局限于心理学领域，而逐渐进入历史、社会学、艺术、文学和媒介研究、哲学、宗教等领域，成为众多

学科关注的对象。社会学意义上的创伤包括个人创伤和集体创伤。对于个体来说，由于创伤的经验结构

或接受和日常生活经验不同，因而创伤作为一种独特的记忆而保留，这种创伤记忆孕育了创伤文学[5]。
作家通过解构个人创伤的独特性进行叙事。而叙事学研究则使创伤与文学性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6]。 

2.2. 复原 

心理复原现象由 Garmezy 及其同事在精神分裂儿童的病理学研究中正式提出。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

心理复原(力) (resilience)是指个体在经历对生命具有威胁的事件或严重的创伤后仍然能恢复到良好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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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的心理发展现象。就其核心特征而言，心理复原力包含了两个核心特征：重大困境(significant adversity)
和积极适应(positive adaptation)。不同于创伤后成长，心理复原力则强调应激后身心保持内稳态，不会因

主观感受的变化而改变，且心理复原的个体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灵活地选择应对策略[7]。 

3. 小说的创伤叙事策略 

作为叙事的主题，创伤常常通过种种情感极限的状态来表现。作者通过叙事手法的创新，比如风景

意象、时间裂缝、静默、叙事省略，或运用非线性的情节或分裂时序来强调思想的混乱、混沌、解离、冥

想，作为对这种经历的回应。静默的叙事策略可能创造出时间或情感上的“鸿沟”，允许读者想象可能

发生在主角身上的事情，因此能够拓宽创伤经历的意义和效果。这些策略都帮助作者将叙事结构按照创

伤记忆或分裂的心理行为来组织并表现[5]。伊丽莎白·斯特劳特在《我叫露西·巴顿》中使用了第一人

称内聚焦视角和非线性叙事，塑造了不可靠叙述者“我”——露西·巴顿。 

3.1. 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 

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在《新叙事话语》中将叙事角度分为三类，即零聚焦(全知叙述)、内聚焦(以某

个人物视角叙述)和外聚焦(从不知情角度进行外部叙述) [8]。内聚焦可以从叙述者“自我”和“他者”两

个维度进行分析。从“自我”的角度来看，《我叫露西·巴顿》全文都以“我”为叙述者，这种叙事方式

能够让读者深入主人公露西·巴顿的内心，感受其细微的情感变化，体会到露西的孤独、压抑和释然。

同时，这一视角的主观性也为塑造不可靠叙述者留下了空间。但从“他者”的角度来看，小说以第一人

称“我”进行叙事，淡化了小说中的其他人物，读者难以直接获得“他者”的真实经历和内心感受，只能

通过语言、动作等描写推测其他人物的经历和内心，为小说留下了悬念。 
小说中丈夫威廉和父亲第一次见面时，父亲表现出了“我”儿时见过的扭曲，且此后再不愿与威廉

对视，母亲因此责怪“我”没有提前打招呼，并告诉“我”父亲曾参加过战争。“我”惊讶于父亲从未讲

述过自己的故事，但并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不愿见威廉。直到父亲去世后，“我”才从哥哥那儿知晓，父亲

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过最激烈的战斗(Battle of the Bulge and Battle of Hürtgen Forest)，他开枪打死

过两个德国男孩，为此饱受煎熬，因威廉与其中一个相像，他感觉是男孩回来报复他，要带走他的女儿，

所以不愿见威廉。 

3.2. 非线性叙事(闪回) 

对于创伤经历所造成的创伤叙事障碍，霍尔曼(Judith Herman)指出，创伤记忆是“无语静默的”，通

常在“行为重演、噩梦或闪回中”展现[9]。小说多运用闪回，故事以露西住院期间(现在)与母亲的沟通为

主线，穿插露西对童年的回忆和对婚姻生活的思考(过去)，连接出院后的故事(将来)，整部作品没有严格

的线性时间顺序，这种碎片化的叙事表现出了创伤记忆的非逻辑特点。 

3.3. 不可靠叙述者 

小说通过第一人称“我”进行回忆、叙述和书写，但呈现内容非常模糊，露西对个人记忆充满怀疑，

小说中多次出现如 I am not sure/I don’t know/maybe (我不确定/我不知道/也许)等表达，暗示小说叙述的不

可靠性。此外，“我”叙述家庭的贫困、父亲的暴力，母亲的冷漠，兄弟姐妹的排斥等内容时也大都语焉

不详，留下了大量的叙述空白。 
小说中，“我”回忆自己曾多次被父亲锁进卡车里，但记不清时间和次数，不知道原因，更不确定这

一段记忆是否真实存在，只推测是 5 岁前没上学时发生的事，但母亲对此毫不知情，甚至不知道我曾在

卡车中遭遇过蟒蛇。读者只能通过阅读推测这一记忆的真实性，判断这一记忆是“我”的臆想还是因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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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冷漠忽略的事实。  

4. 露西创伤来源及症状表现 

露西自小受童年创伤、战争创伤(代际传递)的影响，形成了敏感自卑、恐惧忧虑的性格，她难与家人

亲近，创伤事件在她脑海中不断闪回，让她缺乏情绪安全感。死亡创伤和婚姻创伤则加重了这些创伤症

状。 

4.1. 创伤来源 

露西童年时期家庭贫困，住所偏僻，父母暴力冷漠，饱受同龄人欺凌，由此深受童年创伤；露西父

亲曾参加过二战，饱受战争创伤，这也是露西童年创伤的根由之一，且受父亲战争创伤的代际影响，露

西恐惧纳粹，恐惧战争；成年后，露西先后遭遇了唯二的朋友之一杰瑞米的死亡和父母的去世，因杰瑞

米死亡时，露西在医院看见了一个凝视她的艾滋病人，她深感内疚，多次怀疑自己看到的人就是杰瑞米，

死亡给她造成了创伤；露西的婚姻也使她饱受创伤，丈夫威廉在婚姻期间多次背叛，露西最终难以忍受，

离开了他，却也因此遭到女儿的反感。 

4.1.1. 童年创伤 
童年创伤通常指个体成年前经历的潜在创伤事件，包括身体、情感或性虐待，忽视，家庭功能失调，

如父母暴力或离异，或其他威胁身心安全的不良经历。这些经历可能对个体的心理、生理和社会功能产

生长期负面影响[10]。儿童与成人不同，其社交范围较小，接触对象往往只有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由于

生理和心理发育不完全，极易受外界影响，和谐稳定的家庭环境与融洽的家庭关系能够给予儿童的安全

感，保证其心理健康发展。一旦失去这一基础，儿童极易遭受情感打击，影响其成年后的心理、生理和

社会功能。 
《我叫露西·巴顿》的主人公露西遭遇了童年创伤，其童年生活对人生造成了极大影响，露西对家

庭的排斥和逃离都源自于此。童年时期露西家庭贫困，住所偏远，“周围没有人家，只有一望无际的玉

米和大豆。”家里也没有任何与外界交流的手段，他们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杂志或者书籍，可以说，

他们一家是与外界脱离的。她经常无故遭受父母的暴力和殴打，“撒谎和浪费食物总会受到惩罚，有时

父母——母亲动手，父亲在场——脾气上来了就会毫无征兆地给我们一顿好打。”5 岁前，父亲曾多次把

她锁进卡车，任凭她恐惧、痛哭，而母亲对她这些经历毫不知情，对她毫不关心，甚至认为她由此而生

对蛇的恐惧莫名其妙。上学后，由于家庭贫困，社会地位低微，其他孩子经常欺负她和哥哥姐姐，嫌弃

她们身上有怪味，这使得露西多年只能与一棵孤树为友。父母仍然漠视她，哪怕她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也没有赢得一分一毫的关注。童年时期，她多次想祈求陌生人的帮助，想让他们带她离开，离开那个一

直糟糕的地方，但她也清醒地知道，没人敢这么做，求救只会让事情更糟，因此她没有行动。她对父母

的恐惧深入骨髓，即使成年结婚后，她仍然不敢在母亲面前落泪，直到医生拉上了帘子，母亲看不到她，

她才敢无声地流出泪水。 
露西童年时期遭受的这些童年创伤，是她不安、自卑、恐惧和焦虑的来源，引起了她的自我认同

危机和对家庭的排斥，使得她总是认为自己不值得被爱，自己与他人格格不入，并想方设法远离原生

家庭。 

4.1.2. 战争创伤 
战争创伤是指个体因直接或间接经历战争事件而引发的严重心理与生理反应，常表现为创伤后应激

障碍(PTSD)、焦虑、抑郁、解离症状以及躯体化障碍。这些影响可能长期存在，并影响个体的社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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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和整体生活质量[11]。战争创伤不仅仅来自于身体创伤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压力，更源自于人际信

任的巨大危机[12]。露西父亲参加了二战，直接遭受了战争创伤。露西父亲第一次和她的丈夫威廉见面时，

表情扭曲，这是因为威廉与他开枪打死的德国男孩长相相似。他认为这是死去的男孩要报复他，要带走

他的女儿。此后，他再也没和威廉见过面，直到临死前才将原因告诉了露西的哥哥。 
此外，研究表明，战争创伤也可能通过代际传递影响后代的心理健康[13]。露西对父亲见威廉时露出

的表情并不陌生，说明战争创伤早就影响了整个家庭，父亲的临终遗言“无法自控”证实了这一点，从

父亲从不提起战争的内容，常常忽视子女的情感，对他们施加暴力也能看出战争创伤导致了家庭功能失

调，这必然会影响露西的心理健康。 

4.1.3. 死亡创伤 
死亡创伤是指个体直接经历或目睹他人死亡，或自身面临濒死威胁时，引发的强烈心理与生理创伤

反应。其核心症状包括侵入性回忆(如闪回、噩梦)、持续性回避、负面认知和情绪，以及过度警觉等[14]。 
露西在医院时，曾有一位艾滋病患者凝视她，当时她没有与他对视，出院后，露西发现杰瑞米去世

了，死于艾滋，露西多次想要去医院查看医疗记录，来确定她看见的人是不是杰瑞米，但最终没有去。

露西对于没能关心朋友，自己住院时杰瑞米死亡这件事内疚不已。 

4.1.4. 婚姻创伤 
婚姻创伤是指个体因婚姻关系中持续或严重的负面经历，如长期冲突、情感虐待、肢体暴力、背叛、

强迫控制或突然离异等而引发的心理与情感损伤[15]。 
露西住院期间，她的婚姻就出现了问题，丈夫威廉来医院只是躺在她旁边看电视，露西想要跟他交

流，却只能保持沉默。母亲侧面暗示了她，后来也证明母亲是对的，威廉背叛了她，和送两个女儿来医

院探望她的“家庭朋友”出了轨，这使露西蒙羞。 

4.2. 创伤症状 

童年创伤和战争创伤的代际传递使得露西不自觉反复重现创伤性体验，回避和创伤有关的活动，并

对事物保持高警觉性，而成年后经历的死亡创伤和婚姻创伤在某种程度上加重其创伤症状表现。在和母

亲的交流中，露西不断回忆创伤事件，但对于创伤体验中的某些重要方面总是记不清，难以确定，常陷

入自我怀疑中。露西与家人亲缘淡漠，从小就渴望逃离家庭，上学后常常躲进学校，上大学感恩节回家

时更是难以入眠，害怕一切都是一场梦，自己要一直待在难以忍受的家里。创伤经历让露西敏感自卑，

常常焦虑失眠。她对细小的事情十分敏感，过度关注他人评价，且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心，常认为自己与

他人格格不入，低人一等。 

4.2.1. 创伤事件“闪回” 
母亲来医院探望露西期间，她们聊了许多话题，但露西总是能在这个过程中想到自己的经历，其中

包括：在学校受欺负，和姐姐关系不好，父母殴打，因身上有味道受排挤，待在学校不愿回家，父母漠视

优异成绩，婚前从未去饭馆吃过饭，被锁在卡车等内容。这些创伤事件的重复“闪回”是露西遭受创伤

的明显表现。 

4.2.2. 亲缘淡漠 
露西和家人的关系并不亲密，她不知道母亲的童年经历，不知道父亲参加战争的具体故事，不知道

哥哥的一切事情，与姐姐的关系更不融洽。她自小就渴望逃离家庭，除了母亲来医院陪护她的这次，她

只在父母去世时回去见过父母。父母去世后，她与哥哥姐姐打电话也很少谈论各自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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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敏感自卑 
露西性格敏感，过度关注他人评价，易过度思考，最终形成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并深刻于心。且她缺

乏自信，常常认为自己和他人格格不入，低人一等，甚至不值得被爱。与威廉结婚前，露西曾与一位学

者谈过恋爱，他曾对比露西与另一位女性，给出评价，“You have more substance, but Irene has more style.”
(你更有内在，艾琳更有风格。)但露西却认为“风格就是内在。”并由此引发了对自己服饰装扮的反思，

深感自卑。学者的评价影响了露西一生，她后来常在学者提到过的商场买衣服，注重装扮，并对后来与

学者一次偶遇时服装配色奇怪耿耿于怀。 
创伤经历使露西常认为自己与他人不同，她进入大学时尽力模仿他人，对于朋友的夸赞——“Artists 

are different from other people. (艺术家与众不同。)”，露西表面谦虚，内心反应激烈(I had always been 
different; I did not want to be any more different!)，她认为自己总是格格不入，不想再有任何一点与众不同

了。 

4.2.4. 恐惧焦虑 
露西从小缺乏安全感，父母的暴力和漠视，让她始终处于神经紧张的状态，她恐惧忧虑，常常难以

入眠。小说中“worry”，“afraid”，“can’t fall asleep”等词多次出现，展现出露西焦躁，安全感不足的

神经状态。此外，露西出院后常常做噩梦，多年后还记得噩梦的内容，这些都是创伤症状表现。尤其，从

露西想同哈里特一样死亡和频繁做噩梦这两点可以清楚看出露西的恐惧焦虑。 

5. 露西创伤复原的前提和方法 

露西的多重创伤得以复原，得益于她的感恩之心和母亲到来弥补的安全感，使她能够直面创伤，与

创伤和解，最终在记忆重构和创伤书写中获得了救赎。 

5.1. 创伤复原前提 

露西心理得以复原，基于两个前提：感恩和安全感。在这两个条件均满足的情况下，露西与创伤和

解，重构记忆并书写创伤的心理复原过程才产生效果。 

5.1.1. 感恩 
感恩是一种积极情绪特质，可以改善人际关系的质量，增加对自我、他人和世界的积极评价[16]。而

从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看来，积极情绪可以拓展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帮助个体建立持久性的生理、

心理和社会资源，有助于减少创伤后的消极心理反应，促进个体的成长[17]。 
露西自述，她曾得到过很多人的友善帮助，这让她得以生存。露西在小说中直言喜爱(love)的人有 13

位，对于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物(9 位)，她给出了喜爱的原因或对这些人物的评述。此外，露西记住了多位

曾帮助她的人，包括借给她书看的女老师，指引她、送她上大学的辅导员，在别的孩子欺负她时制止并

批评对方的哈利老师等，她对这些事件的深刻记忆也反应出她本身就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5.1.2. 安全感 
安全感是马斯洛提出的心理健康标准之一，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

的感觉，是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的感觉”[18]。安全感对于心理复原十分重要。阑尾炎手术并

发症住院期间，露西紧张焦躁，难以入睡，常常夜半醒来，凝望城市灯光，母亲的到来缓和了她的焦虑

情绪，给她提供了安全感，让她得以安稳入眠。 
安全感为露西直面创伤，重构记忆、书写创伤奠定了心理基础，让露西得以从恐惧焦虑中解脱出来，

有信心面对她的过往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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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创伤复原方法 

5.2.1. 直面创伤 
潜意识里对创伤事件的执著，使一个人生活的整个结构发生根本动摇，使人丧失生气沉迷于回忆之

中[19]。如果想要消除创伤带来的影响，一个人必须有抗争的欲望，也就是要直面创伤。露西三年级时曾

阅读一本书，书中讲述两个女孩和她们妈妈的故事，故事中一个女孩名叫 Tilly，她格格不入、不受欢迎，

但在妈妈的帮助下，其他女孩改变了对她的态度，与她友好相处。这本书让露西产生了写作的欲望，她

想写一本书，让人们不再孤独，但她并没有付诸行动，只是将之保守为秘密，没有告诉任何人。一次，女

儿与朋友杰瑞米见面时，告诉他露西写的故事发表在了杂志上，但露西拒绝给他看自己的写的故事，对

自己写的内容并不自信，用“silly”，“little”，“really small”等词汇描述自己发表故事的杂志。但与

母亲见面时，她主动告诉母亲，她有两个故事出版了，并补充说是出版在小杂志上。母亲当时并没有什

么反应，但在后期交流时，曾告诉露西如果想要好的故事，就把她讲述的玛丽的故事写下来，说明母亲

实际上是支持露西写作的。但直到她和莎拉见面交流，莎拉告诉她不要意图保护自己故事里的任何一个

角色后(莎拉曾在课上教他们正面解决故事中的弱点)，才开始写母亲与她在医院见面时发生的故事，记录

讲述的内容和自己的回忆，直面自己曾经的创伤。 

5.2.2. 记忆重构 
记忆重构离不开意识的参与，具有模糊性、整合性和认知能动性[20]。露西与母亲在医院的交流本身

就是一种记忆的重构，填补了露西认知的空白。此外，文学创作也是在通过一种特定的审美方式，为人

类修补和保存自己的记忆[21]，这也是一种记忆重构。在记忆重构的过程中，露西对很多从前的经历进行

了积极认知，解释和补充说明，如露西将之前威廉对她说的话解释为自己值得被爱，并自信父亲去世前

说的好姑娘是自己，不是自己的姐姐。 

5.2.3. 创伤书写 
创伤书写不仅仅是关于真实性的叙事，它还可以生产意义，也可以生产价值[22]。露西作为小说的主

人公，在经历过往创伤后，开始直面自己故事中的缺点，书写自己的故事，揭露自己经历的童年创伤、

战争创伤、死亡创伤和婚姻创伤。这种创伤书写不是简单地表述创伤经历，展现创伤记忆，从遮掩创伤

到公开展现自己的创伤本身就是心理恢复健康，心理获得复原的一种体现。第一本书出版后，露西去见

了一位医生，把自己经历写给她看，她写下了童年家中的故事，在婚姻中发现的真相和那些她无法宣之

于口的事。M. R.哈维曾提出心理创伤复原的 7 个标准，即创伤幸存者(1) 能够自主记忆过程；(2) 能够整

合记忆与情感；(3) 能够抵抗创伤的影响；(4) 能够控制创伤症状；(5) 能够建立自尊和自我整体性；(6) 
重新获得与他者建立良好关系的能力；(7) 获得重建意义和信仰体系的能力[23]。露西能够书写自己的故

事，主动把自己曾掩盖的东西给别人看，说明露西能够自主整合记忆和情感，抵抗和控制创伤，重新获

得了自尊和自我认同感，愿意与他人交流并获取他人帮助，感悟到了人生意义。这也表明，创伤书写帮

助露西达到了心理创伤复原的标准。 

6. 研究露西创伤与复原的意义 

露西作为小说主人公，创伤承受者和小说叙述者，其创伤和复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理解

创伤和创伤文化，确定创伤书写价值并探索心理复原策略。 

6.1. 理解创伤和创伤文化 

露西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她出身贫寒，但凭借努力读书跨越了阶级；她饱受欺凌，父母冷漠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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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兄弟姐妹关系也不好；她敏感自卑，缺乏自信，也没有几个朋友；她有父有母，有兄有姊，有夫有女；

她曾经喜欢过一个人，但由于观念不一致而分开；她生过病，承受过死亡的恐惧；她曾隐藏梦想，最终

努力获得了实现……从露西身上，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这样人们更会理解露西的经历，理解她

的痛苦和哀伤，理解露西所经受的种种创伤。但和千万个经受创伤的人不一样的是，露西是个作家，她

的创伤不仅仅是经历，是记忆，更成为了一种文化。作者在写作，她笔下的主人公露西也在写作，透过

作者的文字，我们看到的是露西的故事，她通过创伤叙事见证伤痛，宣泄情感，修复创伤，也让人们更

能感同身受[24]。 

6.2. 探索创伤书写价值与心理复原策略 

露西是通过创伤书写获得心理复原的典型人物。小说中，露西从立志写书到真正写出自己的故事有

漫长的过程，展现了一个遭受创伤的小孩到心理复原的作家的种种经历和心理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基

于感恩和情绪安全感而进行的抗争，不仅展现了露西直面创伤的积极态度，显示出记忆重构的重要性，

更揭露了创伤书写的心理复原本质，为明确创伤书写价值，探索心理复原策略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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